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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翻译术语与研究∗

———伊夫·甘比尔教授访谈录

孙喜晨　 弗洛尔·艾莫露·内莫露
（南开大学，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拉瓦尔大学， 魁北克 Ｇ１Ｖ ０Ａ６）

提　 要：视听翻译研究是目前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吸引着大量的学术关注，但相关术语与理论体

系都尚在发展与完善中。 伊夫·甘比尔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视听翻译研究与教学经验，就视听翻译的相关术语及研究

内容与方法做出犀利独到的解读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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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伊夫·甘比尔（Ｙ． Ｇａｍｂｉｅｒ）为芬兰图尔库大

学荣誉教授，欧洲翻译协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或 ＥＳＴ） 前副主席 （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８）、前主席（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欧洲屏幕翻译协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 或 ＥＳＩＳＴ）创始人、前副主席（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前主席（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欧洲笔译硕士（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或 ＥＭＴ）项目专家组主席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曾任本杰明翻译文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或 ＢＴＬ） 主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
Ｂａｂｅｌ，Ｍｏｎ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

ｃｅｓ，ＴＴＲ 等多个国际期刊编委会成员，《翻译研究参

考文献》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或 ＴＳＢ）

与《翻译研究手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或 ＨＴＳ）的主编之一。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影视互

译·文化共享”国际论坛期间，笔者对甘比尔教授进

行了面对面及电子邮件形式的采访，后经甘比尔教

授介绍，邀请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博士生佛罗拉（Ｆｌｏｒｅ

Ｅｍａｌｅｕ Ｎｅｍａｌｅｕ）就同一主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对

甘比尔教授做了进一步采访，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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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语术语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究”（１５ＺＤＢ１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由笔者

对伊夫·甘比尔教授访谈的英文稿翻译、整理而成，英文稿曾由甘比尔教授审校、修改，谨此衷心致谢。
　 作者电子邮箱：ｃｈａｒａ＿ｌｏｖｅ＠ １２６． ｃｏｍ（孙喜晨）



２　 视听翻译相关术语探析
孙喜晨（以下简称“孙”）：我尝试对领域名称

术语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视听翻译），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电影翻译），ｃｉｎｅｍ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电影翻译），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或 Ｔ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电视翻译），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屏幕翻译），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多媒体翻译），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多
维度翻译）及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多模态翻译）
进行区分，希望在使用的时间区间、作者个人偏

好、出版物选择倾向、盛行地区、国家或研究机构、
呈现出的研究侧重等方面找到其不同之处，然而

研究结果差强人意，您是否能对上述术语做出一

些区分。
伊夫·甘比尔（以下简称“甘”）：最早的领域

名称术语是上世纪 ５０ 年代因电影院而出现的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当时电视几乎还不存在。 但对这

个术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即，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会

意味着翻译对话与图像。 当今，将视觉信息翻译

为听觉信息的过程称之为音频描述 （ ａｕｄｉｏ⁃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首

届视听翻译国际会议上，我们也使用术语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语言转换）。 １９９８ 年，术语 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媒体翻译）出现，但可能会与新闻翻译

（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产生混淆，但实际上几乎不会发

生。 ２００１ 年，论文集（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出版，其标题使用术

语 （ｍｕｌｔｉ） 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之所以在 ｍｕｌｔｉ 处加

括号，是因为这本书几乎通篇探讨字幕翻译（ｓｕｂ⁃
ｔｉｔｌｉｎｇ）而未有涉及其他形式的媒体翻译，难副其

多媒体翻译的名。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国际期刊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第 ９ 卷第 ２ 期的最初标题为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但该刊主编 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 将其改为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因为对英国人来说，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意味着学习语言的方法；然而，对我们来说，ｓｃ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意指所有屏幕，如电脑。 随后，我曾使

用术语 ｔｒａｎ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翻译改编，指广义的技术）
命名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会议，
但现在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戏剧翻译（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特别是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 自 １９９６ 年

起开始举办的柏林会议，其组委会（位于柏林）出
于市场营销原因而偏爱使用术语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语言与媒体），而非 ＡＶＴ（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 此外，还有其他术语，如业内使用的 ｖｅｒ⁃
ｓｉｏｎｉｎｇ（译本管理）关注媒体的 ｔｒａｎ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翻译媒体化）等。 所有实践都需要不同的术语，
特别是当该实践刚刚兴起之时。 对于你所提及的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与 ａｕ⁃
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这 ３ 个术语，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 是，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包 括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及漫画（ ｃｏｍｉｃ）、歌剧（ ｏｐｅｒａ）翻译等，
而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包括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及新闻翻译等。 目前，当谈及电影与电视节目

时，术语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的使用已基本稳定。
孙：根据您对上述术语的解释及我自身对它

们的理解，对其中一些做出区分（以下为电子邮

件内容梳理），您认为是否可以这样区分？
甘：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同一层次上，也包括 ａｕｄｉｏ⁃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ｓ （听觉媒体文本） （Ｒｅｉｓｓ １９７１，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而 ａｕｄｉｏ⁃ｍｅｄｉａ 则等同于漫画、歌曲、戏剧

（ｔｈｅａｔｒｅ）等；与 ＡＶＴ 同一层次上，也包括新闻翻

译与本地化（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本地化的下一层次

可涉及软件、网站、电子游戏等，然而这些是媒体

而非翻译的种类；在 ＡＶＴ 的下一层次上，可包括

ＡＶＴ 的 １２ 种不同模式，即字幕翻译、配音翻译

（ｄｕｂｂｉｎｇ）、旁白叙述（ｖｏｉｃｅ ｏｖｅｒ）、音频描述（ ａｕ⁃
ｄｉｏ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为失聪及听力障碍者的字幕翻译

（ ｓｕｂｔｉｔ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ａｆ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ｏｆ⁃ｈｅａｒｉｎｇ， 或

ＳＤＨ）等。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如本地化下一层次

那样的具体分类，应当有电影翻译（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电视翻译（Ｔ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音频向导（ａｕｄｉｏ⁃
ｇｕｉｄｅｓ）等；在字幕翻译的下一层次上，可包括 ６
或 ７ 种不同类型的字幕翻译，即语内字幕翻译、语
际字幕翻译、歌剧唱词字幕翻译（ｓｕｒｔｉｔｌｉｎｇ）、字幕

视译（ｓｉｇｈｔ ｓｕｂｔｉｔｌｉｎｇ）、现场字幕翻译（ ｌｉｖｅ ｓｕｂｔｉｔ⁃
ｌｉｎｇ）、业余字幕翻译与审美字幕翻译 （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ｕｂｔｉｔｌｉｎｇ）。

佛罗拉（以下简称“佛”）：您（Ｇａ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２）
与 Ｃｈａｕｍｅ（２０１３）都曾撰文探讨过视听翻译的模

式（ ｍｏｄｅ）。 另有一些学者，如 Ｃｈｉａｒｏ （２００９ ），
Ｍａｔａｍａｌａ 和 Ｏｒｅｒｏ（２０１３），将这称之为视听翻译

的模态（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据您所知，这些不同术语的使

用背后有什么原因。
甘：模式与模态两个词我都使用。 如，参见一

篇我发表于 ２００８ 年 Ｄｅｌｉａ Ｃｈｉａｒｏ 主编的论文集中

的论文，该文本在英语中被翻译成模态。 我认为，
这两个词都可以使用。 很显然，这是一个英语与

法语间及学科间接触交流与意义相近的结果。 两

个术语都同时存在于英语与法语中，且“模态”也
用于语言学中，但意义不同。 然而，如果今天一定

要让我从中选出一个优先术语，我提倡在英语中

用“模态”，而在法语中用“模式”。
佛：考虑到您刚刚提及的学科间的渗透性，您

４１１

２０２０ 年　 　 　 　 　 　 孙喜晨　 弗洛尔·艾莫露·内莫露　 视听翻译术语与研究　 　 　 　 　 　 第 ２ 期



是否会担心这种从其他学科（电影、语言学等）不
断借入术语的现象过于显著，从而会妨碍视听翻

译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甘：不，一点儿都不，我认为如此想法太过悲

观。 很显然，当一个新兴领域或实践出现时，它必

须借鉴现有学科。 此时，它还不可能具备其自身

的术语。 因此，这一情况实属正常。
佛：您认为视听翻译的这种术语变体现象会

产生何种影响？
甘：我想说这丝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

这一问题不应被夸大。 就视听翻译及其他任何学

科而言，我们都不能幻想某天会有一个稳定、普遍

且一致的术语集。 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存在着民

族传统、思想流派、学者及其所受教育等方面的差

异，而所有这些因素可解释变体现象的出现。 在

社会与人文学科，变体现象完全正常，且根据你所

处层面的不同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教学层面，术
语变体会干扰学生，因为他们对该领域还不熟悉，
所以他们或许不能理解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术语

变体。 但对学者而言，变体现象是领域正常发展

的一部分。 术语变体并非视听翻译所特有，在翻

译研究的其他分支也显而易见。 对此，存在两极

分化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断定术语应尽可能地标

准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术语变体为学科带来新生

力量，不必急于标准化。
佛：请问您身处两极的哪一端？
甘：这取决于我们身处于哪个层面。 在教学

层面，我认为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是有必要的，但在

研究层面并非如此，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任何学者

都须将其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进行定义。 而这也

并非发生在所有文章中，因为一些作者处理概念

与术语的方式是假定它们的普遍性，在此情况下，
问题并不在于现存的变体，而在于学者的方法。

佛：您曾辨别 １２ 种视听翻译模态（Ｇａ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２：５１），而另有学者，如 Ｃｈａｕｍｅ（２０１３）将其划

分为 １１ 种：配音翻译、旁白叙述、电影的同声传译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ｓ）、自由评论

（ｆｒｅ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粉丝配音翻译（ｆａｎｄｕｂｓ）、音频

描述、字幕翻译、歌剧唱词字幕翻译、转述 （ ｒ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为失聪及听力障碍者的字幕翻译、粉
丝字幕翻译（ｆａｎｓｕｂｂｉｎｇ）。 据您所知，视听翻译类

型分类为何缺乏一致性？
甘：我想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每位学者都来

自一个特定的社会。 在每个社会中，某些视听翻

译模态占主导地位。 学者容易被这些形式蒙蔽双

眼，而忽视其他的形式。 因此，考虑到社会差异，

欲要得到一个完整、普遍的类型分类很难。 其次，
在实践与所需工作量方面存在差异。 如，在一个

旁白叙述实践盛行的社会中，现场字幕翻译便会

鲜有关注，因为人们几乎不了解字幕翻译。 另一

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比较原有的类型分类。 在

２０１２ 年的类型分类中（Ｇａ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２），我将音频

字幕翻译（ａｕｄｉｏ ｓｕｂｔｉｔｌｉｎｇ）认定为一种模态，尽管

对我来说，它只是字幕翻译的一种形式。 因此，我
应当划分 １１ 种类型的模态。 然而，我决定将音频

字幕翻译视为一种独立的模态，其目的在于突出

技术进步为模态建立所带来的惊人发展。 字幕翻

译通常指从口述切换至字面形式，但是音频字幕

翻译则是口述形式的再次导入，这也是其特点所

在。 就 Ｃｈａｕｍｅ 的类型分类而言，他将粉丝配音

翻译与粉丝字幕翻译认定为视听翻译模态，但对

我而言，它们仅是配音翻译与字幕翻译的某种形

式。 他决定将其分开处理，可能因为他对专业配

音翻译 ／字幕翻译与业余配音翻译 ／字幕翻译进行

了区分，但这其中仅涉及两种模态，即配音翻译与

字幕翻译。 Ｃｈａｕｍｅ 的目的或许在于强调业余配

音翻译 ／字幕翻译现象的不断增加。
就类型分类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所依据

的标准。 遗憾的是，我们通常没有确立标准和背

后的参量。 Ｃｈａｕｍｅ（２０１３）没有这样做，我也没

有。 并且，特定的类型分类因其目的而存在：改善

职业化发展或教学等，我的首个类型分类是旨在

帮助学生理解实践中的多样性。 之后，我使用这

一类型分类的目标略有不同。 在出版物中这些细

节是缺失的，因为类型分类的标准、参量与目标未

被提及。 另一方面，我刚刚谈及术语时所持有的

观点可以应用于类型分类中。 我们不应幻想着某

一天会有一个单一、普遍、一致同意、最终的类型

分类，因为事物在发展，实践、技术、职业和社会也

都在发展。 ２０００ 年制定的类型分类今天不再有

效，因为技术发展了，像现场字幕翻译或音频描述

这样的模态也开始出现，而那时这些都是不可能

的。 同样，１０ 年以后，我不知道技术还会带来什

么，因此术语与类型分类必须发展。

３　 视听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探析
佛：您对业余字幕翻译怎么看？
甘：很有趣，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成为产消合一

者，即同时是其所观看字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并且专业人士也无须担心，因为工作量足以满足

所有人。 此外，业余字幕翻译直接或间接地对字

幕翻译准则与惯例都提出很好的问题，因为 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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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二者都相当稳定。 期间，我们对翻译影片字

幕的认识与接受发生了改变，因此字幕翻译也应

逐步发展。 业余爱好者提出很好的问题，但这并

非意味着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应被接受，因为他

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不懂源语言，而另一些人才真

正关注将准确信息传达给观众。 我对新兴实践的

态度很开放，但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不论翻译字幕

的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我们应始终谨

记对成品的评价标准。
佛：您曾指出新兴技术平台会对（法律）准则

产生影响（Ｇａ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２：５４），您能对此详细解释

一下吗？
甘：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事物在快速发

展着。 以欧洲为例，就技术进步对版权所产生的

影响有一些探讨。 自去年起就期待着欧盟能就此

问题发布文件，但至今未果。 从法律层面来讲，这
一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技术在发展，今天有效的，３
或 ４ 年后可能就失效了。 要取得一致意见并使相

关各方都满意需要时间，而技术却发展得愈发迅

速。 这一问题很复杂，但注意到版权已影响到视

听翻译发展很重要，因为挪威人首先已注意到他

们的字幕翻译被用到其他地方的电视频道上，而
他们并未收到版税，他们的索赔要求刺激视听翻

译的发展。 所有的领域，立法通常来得迟，当实践

已今非昔比时便太迟。
佛：您曾提及：“如此趋同迟早会改变视听翻

译的名称与地位”（同上：５８），这是否意味着视听

翻译的术语变体会持续存在？
甘：当然。 “视听翻译”的名称甚至会改变，因

为“文本”的概念在飞快演变，在视听翻译中，我们

不仅翻译文字，也翻译图像。 某一天，我们会有一

个单一的称谓“多模态翻译”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在这一称谓下，我们会找到视听翻译，关注视

听翻译模态、本地化、译创（ｔｒａｎｓ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等所涉及

的各个方面。
孙：通过阅读一些文献发现，视听翻译研究许

多成果都出自西班牙，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是否

因为西班牙有大量的视听翻译实践，或是因为西

班牙翻译学界对视听翻译研究的热衷？
甘：几年来，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活跃着一支研

究团队。 然而，我不想把出版物与研究成果这两

个概念混淆在一起：西班牙有很多的翻译教学项

目（二十余个），且有很多翻译研究领域的本土期

刊，但许多文章却与原创作品相差甚远，且几乎没

有新的洞见。 实际上，也许除音频描述，我们说不

出任何来自西班牙的先进理念或研究进展，因此

出版物的数量不会使人印象深刻，且数量并不一

定就意味着质量。 此外，不要忘记语言多样性

（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
那里有很多素材可以谈论，但并不意味着创新、新
的观点或原创的方法等。 对视听翻译出版物的文

献计量学研究可以印证你的这一印象，但仍然数

量并不能解释研究趋势。
孙：非常感谢您清晰、直接的解释。 在中国，

视听翻译研究被视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

域，许多学者都对此非常感兴趣。 然而，很遗憾因

为学术交流的不畅，我们所看到的视听翻译研究

的国际发展现状仍比较片面，如，可能会认为西班

牙是视听翻译研究的学术重镇。 至今，中国国内

的视听翻译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对西方视听翻译

研究的引介上。 本人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视

听翻译研究的真正阵地。 因此想向您咨询，是否

您也认为视听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趋

势？ 除单纯的引介，我们能以何种方式进行视听

翻译研究？ 是否应关注视听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

或描写性研究？
甘：视听翻译无疑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一个阵地，但经历了约二十年的工作与出版后，是
否还真正是新的趋势或领域？ 这一分支领域如不

是约定俗成，也是公认的；出版物（文章、专著、会
议论文集）的数量居高不下（过去 ４ 年有超过 ２０
本书出版）。 我们做过很多案例研究，基于一部

电影、一种电影类型、一位电影导演等；或基于一

个“问题”（幽默、双关语、诅咒语、文化元素等）。
但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 我们可以

在何种程度上概括这些结果？ 翻译研究被文学翻

译统治多年的局面因视听翻译产生了何种变化？
意大利学者研究意大利电影与电视节目，加泰罗

尼亚学者在其本土出版物上也做着相同的研究，
等等，好似视听媒体的疆域具有国别性，而媒体与

电影产业却愈发国际化及跨国化。 我们需要开拓

视角，参考不同框架：描写研究框架、比较研究框

架、历史研究框架等，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接受研

究。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是，研究必须要更为协作

化，这可以通过网络实现。 如此我们可以获得更

多数据，可以做比较研究，可以探讨相对较新的问

题，如，粉丝社群、跨国翻译政策、外包与自动化带

来的影响等。 并且我坚信，视听翻译会成为一个

利基（ｎｉｃｈｅ）（身处该领域中的人会是超专家）：风
险则是面临错失新技术的挑战———视听翻译、本
地化与译创之间的界限在此变得模糊。 最后，如
今许多学术资源都可在网络上获取，信息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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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怎能阻碍视听翻译研究？
孙：是，对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网络文献检

索与甄选能力。 以我为例，我对视听翻译研究非

常感兴趣，但发现很难找到与传统文本翻译不同

的研究视角，也发现很多有关视听翻译的文章仍

是从文学理论出发，看不到研究一部电影的翻译

与研究一本书的翻译之间的明显差别。 因此，您
是否认为在进行视听翻译研究时应将重点置于技

术或图像因素？ 在视听翻译研究中我们可以采用

哪些理论视角？
甘：很长时间以来，视听翻译都附属于文学翻

译，仅有少部分的电影源自小说，大多数电影都是

原创剧本。 视听翻译主要关注图像、声音以及言

语，并受到技术的影响。 但是，在翻译教学中要逃

脱主导范式并非易事：通常，教学方案（及教师）
仍处在某一翻译概念化模型中（特征是语言对

等、文学传统及印刷材料），然而社会已变成以跨

文化交流与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世界。 关于理论

视角，有很多可能性，正如翻译研究有很多趋势一

样。 你可以从社会学、符号学、认知学、心理学、历
史学等视角进行视听翻译研究。 可以借鉴多元系

统理论、描写性翻译研究、功能主义方法、语用学

视角、多模态分析等。
孙：１９７２ 年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ｌｍｅｓ 提出翻译研究发展

的新蓝图，您认为视听翻译在这张蓝图中应居于

何位？ 本人认为，可以将视听翻译研究归为应用

翻译研究，并包含视听翻译培训、视听翻译辅助工

具、视听翻译政策与视听翻译批评 ４ 个子领域；或
将视听翻译研究归为局部翻译理论（Ｐａｒ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中的文本类型受限翻译理论

（Ｔｅｘｔ⁃ｔｙｐ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对此您

怎么看？
甘：视听翻译也可以归为理论与描写性翻译

研究，这取决于你如何研究视听翻译；它也可以是

媒介受限（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时间受限（ ｔｉｍｅ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ｅｄ）的……也可以在描写性翻译研究（产品 ＋
过程 ＋功能）框架下研究。

孙：您认为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从事

翻译研究时还有必要参考那张曾经的学科发展蓝

图吗？
甘：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那张蓝图曾发挥某种

作用。 如今是 ２０１７ 年，翻译研究疆域不断地扩

张。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对这张蓝图提出过批评，
甚至重塑了它。 它不是教条，而是为将翻译建立

成一个研究领域所提出的有益的、中肯的设想。
并非 Ｈｏｌｍｅｓ 一人开创翻译研究，在其之前有

Ｐｏｐｏｖｉｃ̌， Ａ．， Ｌｅｖ􀆪， Ｊ． ． ． ． 与其同期有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Ｊ．，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 Ｉ．， Ｔｏｕｒｙ， Ｇ．， Ｈｅｒｍａｎｓ，
Ｔ． ． ． ． 这些学者也都十分重要，没有一门科学是

单一个人的成果。

参考文献

Ｃｈａｕｍｅ， 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Ａｕ⁃
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Ｊ］．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ｓ，
２０１３（２）．

Ｃｈｉａｒｏ， 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Ｉｎ： Ｍｕｎ⁃
ｄａｙ， Ｊ． （Ｅｄ． ），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Ｇａｍｂｉｅｒ， 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 ／ ｄｏｉ ／ １０．
４３２４ ／ ９７８０２０３１０２８９３． ｃｈ３， ２０１２．

Ｍａｔａｍａｌａ， Ａ．， Ｏｒｅｒｏ， Ｐ．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Ｍｅｒｇｅ［Ｊ］．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３（１）．

Ｒｅｉｓｓ， Ｋ． Ｍö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ｕｎｄ Ｇｒｅｎｚｅｎ ｄｅｒ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ｋｒｉｔｉｋ：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 ｕｎｄ Ｋｒｉｔｅｒｉｅｎ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ｓａｃｈｇｅｒｅｃｈｔｅ 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
ｖｏｎ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Ｍ］． Ｍüｃｈｅｎ： Ｍ． Ｈｕｅｂｅｒ， １９７１．

Ｒｅｉｓｓ， Ｋ． Ｔｅｘｔ Ｔｙｐ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Ａ］． Ｉ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Ａ． （ Ｅｄ．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Ｃ］．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Ｏｙ Ｆｉｎｎ Ｌｅｃｔｕｒａ Ａｂ，
１９８９．

Ｒｅｉｓｓ， Ｋ．， Ｖｅｒｍｅｅｒ， Ｈ． Ｊ．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Ｍ］．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１９８４．

定稿日期：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０ 【责任编辑　 王松鹤】

７１１

２０２０ 年　 　 　 　 　 　 孙喜晨　 弗洛尔·艾莫露·内莫露　 视听翻译术语与研究　 　 　 　 　 　 第 ２ 期


